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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屋檐下
□符浩勇

盛夏，如晦的暮雨不解缤纷夜色
的风情，笼罩着这座海南东部商埠小
城嘉积镇。

路边上繁茂的伞形椰树羽叶像
是变成了筛子，沙沙沙，把大颗大颗
的雨滴从缝隙里筛下来，越来越密。
海岛的夏日多雨，来得急，去得也快，
躲一躲吧。

在元亨路老街道，一位中年妇女
夹着提包，贴在街旁的墙根边躲雨。
这大概是个车库门，向里凹进去，头
顶上人家的阳台伸出而成的屋檐，能
遮住两米来长、三米余宽的地盘，但
斜风一紧，呛人的雨水仍可冲逼进
来，凉意透人肌骨。

雨刚才还只是稀稀疏疏的，可是
一下子大了，风摇树影，橙黄的灯光
飘过来，又飘过去，檐下忽明忽暗。

几辆三轮摩托车驶过，不少人顶
着风雨去追赶，但毕竟人多车少，有
人跑在雨中却赶不上车，还是被风吹
雨淋着了，衣服湿透了，又躲进别的
屋檐避雨。

车库门边屋檐下，中年妇女正想
拔脚，又收住步了，无奈轻轻地叹了
口气，心想这雨一时半刻也不会停歇
下来，便抱紧瘦削的肩膀仍贴在墙
根，等待雨歇。

积水泛起污渍的石板路上，一阵
急促的窸窸窣窣声响由远而近。

一位穿着短袖衬衫的小伙子闪
进屋檐下。他喘着气站定，嘴里咒骂
着鬼天气，老天孩子面说变就变，不
见停歇。然后，狠狠地跺着湿了的
脚，地上升腾的水珠溅到最先躲进来
的中年妇女的裤脚，她赶紧避开一
步，扭过身去，背对着小伙子。

雨中，一位身材苗条穿着亚麻筒
裤的姑娘隐隐约约脚步声朝着屋檐
奔来。

她本来打着雨伞，但伞形很小，
挡不住风雨的前后夹击，小腿以下几

乎全湿了。挤进来后，她躬身挽起裤
筒，撩了一下额前驳乱的刘海，本能
地对中年妇女和小伙子微微一笑，却
见小伙子发亮的眼眸正盯着她，便忸
怩地转过脸去。

最后来到屋檐下的是一位老
伯。他年逾六旬，鬓角斑白，身上披
着一件宽大的雨衣，被风冲袭得像一
只鼓翼的风筝，瘦小的身体在雨衣里
不住地打颤。

来晚了，老伯自然不能像先来的
贴在墙根边。他表情冷漠，不朝别人
望一眼，静静地站在屋檐边沿下，风
一横，他的雨衣不时被雨珠嘀嗒嘀嗒
地打着，头发也被水珠打湿了。片
刻，他干咳了三声，然后有一口痰吐
射到街上流水的暗沟。

车库门边屋檐下，四个陌路的人
静静地躲着街面潇潇风雨，谁也不吭
一声。

忽然，天空闪过一道耀眼的雷
电，随后又是一阵振耳欲聋的雷声，
风雨更大，显然也起了缕缕寒意。

中年妇女不由起了一身鸡皮疙
瘩，抱紧肩胛。

姑娘深深地打了一个寒噤，揉擦
一下啧啧发痒的鼻子。

老伯被摇曳的雨帘呛着，有点透
不过气，仍然缩着单薄的身子。

小伙子迟疑了片刻，忽然迎着风
雨冲袭而来的方向，一下子跨到前面
去，把老伯让到墙根。小伙子的背
后，老伯、中年妇女和姑娘渐渐并排
贴紧了墙根。

风，更紧了；雨，更急了。阴晦的
天空一时半刻并没有晴朗的意思。

小伙子站在屋檐下前沿，头发和
前胸被逼进来的雨湿透了。中年妇
女望着他的后颈窝，掏出一条旧皱的
手巾，却没有伸上去，又迟疑地放回
提包。

姑娘纤白的手举起小伞，一点一

点张开，又一步一步升起，向屋檐前
面伸出去，终于伸到小伙子的头顶，
挡住飘忽进来的雨珠。

小伙子连打了三个喷嚏，摸出一
支不算昂贵的烟，可打火机掏出来
了，却总打不起火苗来，终于失望地
将打火机抛进屋檐边的垃圾桶。

中年妇女下意识摸了摸提包，显
然在摸索着什么，但什么也没有掏出
来。

“啪”，一朵蓝色的火苗升起，照
着到檐下躲雨人陌生的脸。老伯把
打火机伸到小伙子跟前，小伙子迅速
接过去，烟终于点着了，他狠狠地吸
了一口。

一股潮湿、粘腻、辛辣的烟雾弥
漫而起，中年妇女不由咳嗽两声，小
伙子不由回望了她一眼，将未燃完的
烟掐灭。

中年妇女似有歉意，嘴唇嚅动一
下，想要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来。

车库门边屋檐下又一阵沉默，似
乎大家都屏着呼吸，生怕影响到对
方，只听见风声、雨声和自己的心跳
声。积满污渍的街面已被雨水冲刷
干净，像一扇透亮的明镜，倒映着同
在一个屋檐下躲雨的陌路人的影
子。

符浩勇：海 南 屯 昌 人 ，现 居 海
口，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
融作家协会副主席，曾任海南省作
家协会副主席。

曾 在《人 民 文 学》《当 代》《天
涯》《清明》《小说界》等文学刊物发
表 小 说 600 余 篇 。 著 有 长 篇 小 说

《四英岭人家》，小说集《你独自怎
可温暖》《山里太阳山外月亮》《今
生盛宴》等 26 部。曾获多届海南省
南海文艺（文学）奖、第六届全国小
小说“金麻雀”奖和《小说选刊》最
受读者欢迎小说奖等。

投稿邮箱：syrblht@163.com

监控那端的老爹
□笛子

女儿出生一个月，父母就从老
家赶来帮忙，一晃三年过去。

母亲很快适应并喜欢上城市生
活，老爹却怎么也融入不了，他发
自内心地排斥城市的喧嚣。在老
家说惯了方言土语，到城里后被迫
用浓重口音的普通话磕磕巴巴地
与人交谈，他讲得吃力，别人听得
辛苦，为此他变得沉默寡言，只有
和孙女嬉戏时，才露出几缕笑容。

女儿进幼儿园后，老爹犹犹豫
豫地跟我提出想回老家。我想要
劝说，却被他可怜巴巴的眼神打
败，只好答应让他回去住一段时
间，住够了我去接回来。

老爹回去后，反悔了，说他在
老家过得舒心，暂时不想去城里
了。

他这一暂时就是三年。
你一个人在老家孤孤单单的有

啥好的？我在视频通话时说。
咋孤单啦？不还有“旺财”么？

它除了不能说话，啥都懂呢。老爹
用巴掌亲抚“旺财”的后背，兴致勃
勃地跟我们介绍菜园里又种了些
啥、果园的哪几棵果树开花了。

毕竟年过 70，前段老爹遭遇一
场流感，因延误就诊引发肺炎，可

遭罪了。虽已康复，总不那么让人
放心。可任我说破嘴，他就是不愿
离开老家。我只好回去一趟，和县
城的老同学给老屋装上监控，这样
能了解到老爹的一些日常，多少能
安心些吧。

临走前，我在“旺财”的头上温
柔地抚摸着，感谢它替代我陪伴老
爹。还好有你啊，别到处乱跑，免
得挨打，知道不？它咧嘴吐舌，像
是听懂了我的话。

我要走了，老爹扛着锄头送到
村头，淡淡地说了句路上开慢点。
说完他就扛着锄头下地干活去了。

白 天 我 工 作 忙 ，很 少 打 开 监
控，晚上有时会看一眼。常常看到
老爹佝偻着腰，坐在竹椅上看电
视，“旺财”安静地趴在边上。

周日，刷手机看了一会新闻后，
查了查老家的天气，显示阴雨。便
想看看老爹是否在家。他坐在家
里，没看电视节目，对着外面灰蒙蒙
的天，搂着“旺财”絮絮叨叨。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我终日奔
忙，焦虑得吃睡不香，体重掉了几
斤，也好久没跟他通话了。

周末，早上跟老爹视频，他上
来就问我咋瘦了。

我有些奇怪，往日我跟老爹视
频时，“旺财”总是抢着入镜，好像
听得懂我们的对话。可今天这厮
居然全程安静，远远地对我爱搭不
理。

老爹举着手机来到“旺财”身
边：来，打声招呼。它冲着镜头朝
我叫，凶巴巴的。

视频聊天结束，我莫名心慌，
总感觉哪里不对。

晚上刷手机刷到深夜，想起小
时候家里来客人，我总被安排跟老
爹挤一张床，夜里常常会被他的呼
噜声吵到。多年没听到老爹的呼噜
声了，他回去后，也很长时间没看到
他的“睡姿”了。打开监控，画面吓
了我一跳，老爹居然也没睡，好像是
身体不舒服，躺在床上皱眉苦脸的，
手里拿着风油精往太阳穴上涂抹。

“旺财”在一旁着急地转圈。
一股酸楚在胸腔翻腾，突然想

起白天视频里“旺财”的反常，这个
家伙肯定是知道老爹生病了。想
到这，我的眼泪顿时涌出。

爸，受苦了！等我啊。
我 在 心 里 说 完 ，立 马 放 下 手

机。我得养好精神，明天要开三个
多小时的长途。

浩瀚尘事

精品小说

龙城街上，有个女人挑着苹果，
走路一拐一扭，像极了姑妈。

我冒昧地喊一声“姑妈”，女人
停下脚步，慢慢地转过身子。果真
是姑妈呀！愣怔间，她放下担子，尴
尬地笑道：“秧伢子，是你呀，吃苹
果，呵呵。”

我往后一退，挡住姑妈黑瘦的
手，说了声“谢谢。”姑妈皱了皱眉
头，额角那枚蚕豆大的伤疤，蝴蝶般
振翅欲飞。

姑妈是我父亲的堂妹，家中老
大，下面有两个弟弟。三姐弟一块
儿上学，大弟小弟端坐教室听课，姑
妈踮起脚尖趴窗台“旁观”，听得入
迷时，耳朵却被人拧住，挣脱后没命
逃跑——她放的牛啃了青菜，邻居
一直追着她。

姑妈无学可上，十多岁就从事劳
动，兼顾弟弟们，为父母分忧。有一
次，大弟嚷着要吃杨梅，说山坳石坎
上的熟透了，小弟亦附和，嘴角流口
水。望着他俩无限期盼的样子，姑
妈咬咬牙，翻山过坳，攀爬上树。毕
竟是女孩，风吹树摇，双腿直打战，
吓得她坠落荆棘丛里。遭此变数，
年轻的姑妈瘸了左腿，额角受伤缝
了七针，痊愈后留下一道紫色伤痕。

“姑妈，你住在哪里？过得还好
吧？”我一边查看公交车信息，一边

跟姑妈闲聊。她抹一把汗水，叹口
气说：“我跟别人合租，价格划得
来。”她不再往下说，我也不追问。

公交车来了，我跟姑妈道声“再
见”就上了车。车子驶离站台，依稀
见她在朝我挥手，嘴角漾着笑意。

我的爷爷奶奶去世，姑妈悲伤得
没了主见——大弟小弟正在读大
学，家徒四壁，怎么让父母入土为安
啊？一筹莫展时，鳏夫黄柏春主动
上门操办丧事，孝子般尽心尽力。

“你姑父多好，工作稳定。”那些
年，此话常挂在姑妈嘴边。两个弟
弟也争气，大弟评上了教授，定居北
京；小弟经商，落户深圳。他们想接
姑妈去享享福，均被拒绝。

姑妈和黄柏春育有一个孩子，只
是过早夭折了，接踵夭折的，还有姑
妈的婚姻。姑妈倒也冷静，不哭不
闹，来到龙城做生意，贩卖四季水
果，风雨无阻。

秋天的傍晚，我家敲门声响得激
烈，打开一看，竟是姑妈，也不知她是
怎么找到的。姑妈命途多舛，平时很
少落泪，此刻却哭了：“我出摊的担子
丢了……板栗进价五块，好几百块钱
哩。秧伢子，你帮我找找。”

我能有什么办法？就安慰姑妈
几句，带她到外面吃饭。她要了一
碗面条，外加一个油煎鸡蛋，她吃得

很认真，汤水都不剩。随后带姑妈
买衣服，逛了几条街，进了数家店，
费了不少口舌，姑妈不是嫌贵，就是
颜色太艳，一样也没买。

担子没了，生意停了，姑妈情绪
低落。我联系了一家保洁公司，问
姑妈要不要去，她犹豫着答应了。

冬季某日，我经过火车站，看见
姑妈在卖橘子，一群人围着她挑挑
拣拣。我上前问：“姑妈，你没干保
洁啊？是嫌工资低吗？”姑妈说：“不
是。有个客人丢了手机，房间正是
我打扫的……秧伢子，姑妈是那样
的人吗？！”“手机找到了吗？”“客人
落包里了，他们向我道歉，可我坚决
要辞职，也许自己更适合做点小生
意。”

转眼到了夏天，我去找姑妈买水
蜜桃，寻遍其“根据地”，皆不见踪
影。四处打听，亦无人知晓。

有一次回家，我才知道姑妈在哪
里。黄柏春查出胃癌晚期，需要人
照顾，一直是姑妈在医院昼夜陪
护。村里人说姑妈傻，姑妈不以为
然，说：“他帮我收埋了爹娘，对我
好。”

几个月后，黄柏春撒手人寰。
不久，我在超市前坪又看见了姑

妈，她扔了担子，推着平板车，脸带
微笑。

姑妈的担子
□刘向阳

酒城
□沈定坤

旅行者穿过一片荒漠，面前是
一堵低矮的城墙。日夜被风沙侵
蚀，墙体早已凹凸不平。往前走，
在一处墙壁上依稀可见刻有一句
话：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说是城墙，却不见城门，只在
该是门的位置，豁然开了个大口
子。没多久，一个守卫模样的男
人，身穿破旧的粗布麻衣，手里提
着什么东西，朝旅行者的方向晃晃
悠悠地走来。走近了，旅行者闻见
了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酒气，手里拿
着的，是个肚圆柄短的陶酒壶，只
一抬手，清亮的酒液高悬而下，注
入他黑洞洞的大口，亮晶晶的酒液
从他的嘴角溢出，没入了乱蓬蓬的
胡子。

男人一抹嘴角，砸巴了一下，
眯起眼睛，嘴咧着笑道：“你好啊，
外乡人，要一起喝酒吗？”

旅行者惊异地看着男人，双手
微微抵住酒壶，客气地谢过了：“侠
士，请问这是何处啊？我是旅者，
迷失在这大漠中数日，晕头转向
了。”

“赶巧！这里就是酒城，像你
这样的异乡人，算是来对了地方
啰。”

男 人 爽 朗 地 笑 着 ，灌 了 一 口
酒，又打了个酒嗝：“全世界的旅者
都在寻找这里，能来到这，说明你
足够幸运。安心待下吧，这里会是
你的家。”说罢便转身向城内走去。

旅行者跟上男人的脚步进城。
酒城之外是荒无人烟的戈壁滩，酒
城内却是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
这里的人们肤色穿着各异，但带着
一种酒城特有的喜悦笑容，即使是
有些人已醉得东倒西歪。见到此
番景象，旅行者向男人问出自己内
心的疑惑。

“哈，酒城不需要人们事农桑，
在这里五谷不分亦可生存。我们
用着酒河的水，还有酒河灌溉的
树，产着醉以忘忧的酒果。食酒果
饮酒水，无论来酒城之前有多少烦
忧，在此地一忘皆空。”男人转过
头，看着一脸疑问的旅者，“你还别
不信！外乡人，我带你去看看吧。”

到了，前面便是酒河。

男人的脚步顿住。旅行者顺着
男人的视线望去，饶是他见多识
广，一时也被震惊住。河水浩荡，
卷携着雪白的酒沫，清冽的酒香扑
面而来，飞旋的酒水打湿了他的面
容，他下意识舔了舔嘴角，一股浓
郁的酒香勾得人心尖发颤。他身
边的男人此刻静静地矗立着，望着
酒河的目光满是敬畏与感激。于
沙漠之中出现的这条酒河，宛若神
迹。

酌 贪 泉 而 觉 爽 ，处 涸 辙 而 相
欢。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而酒城
一直是最质朴的样子，它作为世界
最后几块允许人类进入的净土，即
便没有外界那般繁华盛景，也会有
许多人坚持不懈地来寻找。

“您待在酒城应该很久了吧，
恕我冒昧地问一句，不知道您有没
有遇到不愿意留在酒城的人。”旅
行者轻声问。

男人的眼睛眨了眨，视线低下
去。“很多人来了酒城，就不愿意离
开了，那些离开了的，也总是没多

久又回来了。”
“不过，酒城的城主，那个最先

发现酒河的人，却早早地离开了这
里，没有再回来。我也是从他那里
听说了酒城才来到这里的，算是最
早来的一批人了。可之后，我没有
再看见过他，想来是和家人一起安
享晚年吧。不过来此的人，多心有
所念，安定于此，就不再漂泊了。”

知道这是男人的好意，旅行者
垂眸思索，却摇了摇头：“多谢侠士
的好意！我志不在此而在四方，此
处虽多神异，但于我这旅者而言，
却不是最终归所。”

旅行者辞别男人，沿着矮墙的
边缘慢慢走去。终于，他又找到了
第二处豁口。

他从那里钻了出去。
他终于出来了。回头望去，发

现在墙的另一面，被人刻下了另一
句话，歪歪扭扭，别有风趣：白日放
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旅 行 者 看 着 这 句 诗 ，默 念 一
遍，随即大笑三声，自此一去不回。

扫
码
阅
读
他
们
的
故
事

警 察 吗 ？
这里有人掉进
水里了

好 的 ，
马上过去

不要怕，我来救你了。

值班副所长王学强带领“95
后”辅警吉世成也赶到现场，吉世
成脱下上衣跳入河中开展施救。

不要怕，
你抓紧我的腿。

给 你 丢
了救生圈，
抓紧了。

赶到现场后，辅警王有勇将
一只脚伸向落水男子，杨翊鹏取
来救生衣和救生圈，丢向河里。

抓 紧 救 援
绳，快上来。

消 防 救 援 人 员 随 后 到 达 现
场，放下软绳梯，将落水男子成功
拉上岸。

画说三亚 漫画：杨智宏

近日，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河东派出所接到
群众报警，有人掉到三亚河中。

“我水性好，我来”
近日凌晨，一名男子掉入三亚河中。接报后，辅警王有勇、杨翊鹏、符世泽迅

速携带救援设备赶到出事地点；河东派出所值班副所长王学强带领“95 后”辅警
吉世成也赶到现场。“我水性好，我来！”吉世成纵身一跃，奋力将落水男子救起。

记忆│徐朵漾（8岁）


